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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 曾公布了玛丽
莲·梦露的一段录音，一个充满
感性的声音在表达自己对 N°5
的热爱：“您知道， 人们会问我
一些问题。比如‘你睡觉时穿什
么？ 睡衣，睡裙，还是睡袍？ ’于
是我回答‘香奈儿 N°5’，因为
这是事实……”闻香识女人，哪
怕是透露对一件物品的喜爱，
梦露都说得那么感性， 难怪人
们对她的追捧未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消失，反倒愈久弥坚。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
不在枷锁之中。 凡夫俗子的生
活大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做
不到飘逸出尘。

我一边旁若无人地码字，
一边费力地找地址投寄， 每天
花一点时间，在网上搜索自己，
一看有无新收获， 二来检阅自
己历经的脚步， 有哪些心血得
到了认可。翻阅中，会偶遇其他
文友的文章， 有滋有味地瞧进
眼睛里， 有一种喂养心灵后的
满足。其实，写文章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自己， 通过阅读别人也可以换
个角度调整并审视自己。

我喜欢读一些轻灵活泼的文字，让人会心一笑，进而对
生活充满渴望与遐想，那些笑过以后的片刻，是对文字的更
加喜爱。令人激动的莫过于朋友因文字而相逢，当他们从屏
幕或铅字中走进现实的一刻，一声声“亲”道不尽相见恨晚
的喟叹。

并非所有的感悟都能得到体认， 并非每篇文章都能引
起他人的共鸣。 不过应该相信，散落在岁月里的那些文字，
保不准会在某个时段被某人视为知音， 犹如高山流水琴瑟
和鸣，便有了归宿。如同有些人一直在你心里，你不必去找，
等他忽然在某个角落出现，不管中间隔了多少沧海桑田，不
论经过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仍是一个不变的你，仍只
一句“好久不见”就好。

文如其人，对作者最妙的褒奖，说到文章，“一看便知是
你的”。张爱玲说“红楼梦未完”，恰是要对应宝玉的那句“绿
蜡春犹卷”。 张氏有心将《红楼梦》后续与原八十回对照，连
篇累牍条缕分析， 直说得嘴儿疼， 仍只能道声歉：“一言难
尽，改日再谈。 ”其实，一详再详去辨析又如何？ 任谁也不会
否认，只有曹公笔下红楼，才是名正言顺的尘梦。

一日，QQ 闪烁，一个关注我的同事问我的博客怎么停
了。 他说：“既盼望时常更新又怕你累着”。 原来有些人和自
己的关系，并非看上去那样无关。 而那所谓的知己，却联络
得越来越少，不再问询。 《抱朴子》中有句：“志合者，不以山
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 ”应了那种寂寞：心意不投
合的人，即使彼此之间没有距离，也无法交汇。

人生是一程一程的旅行， 每一个过客总会在长长短短
的路程中离开， 那交汇时的光亮再炫目， 也敌不过光阴流
转。那么，不如把一切托付给灵魂，不管是谁，从这一刻起把
你丢弃：风来，风就是你，雨来，你就是雨，我只用这一季想
你，谁来，谁就是你。

季节变了，人也散了，匆匆的脚步依然清晰，那是我们
爱过的痕迹。 岁月轮回是一种熨帖的慰藉。 当风再起时，谁
陪你看落叶飘零、雪花飞舞？ 你的心思谁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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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达到相当年龄，还
不失赤子之心，经风吹雨打，方寸
之间还能诗意盎然， 他是得天独
厚，他是诗人。

吴丽蓉

收到一个微信联系人的群发信息： 视力因为手机
而急剧下降,准备弃用微信。

“真有勇气啊！ ”我心想。
抬头看一眼周遭的人们， 无不盯着一块发光的小

小屏幕。那块具有魔力的屏幕，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巨
大黑洞，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入，吸入，吸入……

没办法，谁叫手机那么好用呢！打电话，发微信，玩
游戏……越来越智能的手机正在接近无所不能， 它实
在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伟大导致依赖，好用产生沉迷。
那几十个微信工作群里，随时都有人说话。 踏实上进

的好员工当然要保持关注，领导说不定啥时候就发了一个
通知，还可能是那种先到先得的好机会，要是一个不小心
错过那可就亏大了。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总有一些人在微
信群时时发言、在朋友圈不断刷屏，他们好像永远在线。

自从给我爸我妈升级了手机，他们就增加了几项新
的娱乐：手机 K歌、转发各种短视频、斗地主赚豆豆……
眼看着新晋网瘾爸妈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就对他
们的颈椎、手腕和眼睛心生担忧。“少看点手机啊！”我有
时会如此提醒，就跟他们以前提醒我“少看点电脑啊”一
模一样。 然而，他们的回应和我以前也别无二致：“我看
得很少啊。 ”我只得无奈摊手，感觉时光已经倒置。

我不仅担心自家爸妈，我还担心别人家小孩。一次旅
行途中， 同车的一对年轻小夫妻拿出手机给一岁多的女
儿看《小猪佩奇》，原本闹腾的孩子立马安静下来。 坐车时
我看久了手机都感觉晕，也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晕不晕。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里的这幅画
面，用于今天人手一机的情景，恐怕也是合适的。

手机好用又好玩，同时也能制造空虚。玩了一天手
机，却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干。 在人生的诸多意义里面，
“玩手机”好像不能算作一种意义。

据说未来的手机会有更多的防沉迷设置， 靠手机
来防止沉迷手机，听起来就很魔幻。那靠什么比较靠谱
呢？我要说的是那个传统美德：自律。马克思都说了，内
因是第一位的。 自律是手段，动力是什么呢？ 我总共就
认识两个停用微信（约等于少用手机）的人，他们正好
由两种动力驱使。

两年前，我就认识一个停用微信的酷女孩。她装了
个监测手机使用时间的 APP， 发现一天要花 5 个小时
在手机上，而且基本都是花在微信上。她是个特别忙的
创业者，两个微信号都加满了人，有一万个微信好友，
每天都有许多人不分昼夜地找她。 光是筛选哪些信息
需要回复就要 1 个小时，回复信息则最少要 4 个小时。
她说， 出于社交礼仪， 聊微信总是免不了多加几句寒
暄，量太多就变成“礼貌性地浪费彼此的时间”，而用微
信沟通工作效率低下， 本来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一到
微信上就会来回拉扯很久都搞不定。

放弃一种几乎为全体人民通用的社交工具， 要么
不需要，要么不在乎，总之很潇洒。不过，对于一般人而
言，这种做法就显得遥不可及了。

开头提到的准备弃用微信的人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想
必也是个大忙人， 但是他的理由是视力因手机急剧下降。
我觉得这个理由真是太好了！ 温柔又有力，且无可辩驳。

作为一个小学三年级就戴眼镜的资深近视眼，我
对近视这件事深恶痛绝。据我妈说，我的眼睛是看电视
看坏的，这让人尤其生气。 如果是用功看书看坏的，戴
个眼镜还能堂而皇之地装斯文，也不至于这么后悔了。

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我们这几代人，总有一种
把眼睛搞坏的方法，几乎人手一副的眼镜也早就跟“文
化人”一点儿都不沾边了。 我国近视率太高了，这并不
正常。 每当看到一丁点大的小不点抱着平板电脑或手
机，我都感到“心好痛”……

哎，我看手机又看得眼睛酸胀了，忍不住展开了
可怕的想象：要是忽然看不见了可怎么办？！ 人看不见
了，书也看不见了，这世界的五彩斑斓都消失了……真
是想想都令人窒息。还是从现在开始少看点手机吧，毕
竟，我爱我的眼睛，我要保护它。

以眼睛的名义

徐怀庚

夜间的狂风暴雨，刮断路旁好多树枝，刮倒了多块广告
牌， 同时也撕毁了街头巷尾摆摊卖东西摊点旁撑着的大布
伞。我早上骑车出小区大门时，就看到小区内两家水果摊的
三把大布伞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 竖着的大伞也被撕了几
个大口子。 一家男摊主正打手机让制作油布大伞的张老板
来帮修伞，这位制作油布大伞的张老板我认识，他是淮安城
西穿运村 9 组 12 号人家张国俊。

张国俊今年 45 岁，17 岁时跟他父亲张伏桂学制作油
布大伞。 那时候，无论是农村集镇，还是城市的街头巷尾做
生意摆摊设点的越来越多， 挡阳遮雨的油布大伞要的人家
也越来越多，父母忙不过来，就把他两个舅舅和两个姐夫喊
到他家一起制伞，张国俊也就趁机加入到制伞队伍中，最多
时他们家有十来人搞制伞，分工协作。

手工制作一把油布大伞有 50 多道工序。张国俊还记得
父亲先教他如何把一根近 3 米长的竹杆制成一把伞柄。 油
布大伞的伞柄都要选经过 5 年生长期的毛竹。 这样的竹子
内壁厚，经久耐用，经得住风吹、雨打、日晒。 竹弯曲的部位
要通过火烤直。选中适合做伞柄的毛竹，把弯曲处放到火上
转着慢慢烤（火不要大），烤到竹子冒汗珠往下滴时，可以上
育凳。把经过火烤的毛竹放到育凳上，毛竹一头套在固定铁
圈内，一手握住毛竹悠悠向下压，一手用布拖把往竹子烤过
的部位浇水（冷却后不变形），必须一次育直成形。
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制伞家庭， 经常看到父母他们制伞

修伞。 很快，张国俊就能单独制作一把油布大伞，18 岁那年
有一客户要撑开直径达 5 米的油布大伞， 就是他手工制作
的，这把油布大伞被人家用了 10 多年。

张国俊说，在他父辈手中制作伞帽、伞把都是选直径达
13 公分左右的好柳树木棍， 然后锯成 10 多公分一段一段
制伞帽和伞把。制伞把要先把外面刨圆，然后再用凿子把内
边掏个圆孔，再用手锯在伞把的下半段锯 12 个把啮，用手
拉钻打眼，凿子刻槽，一天下来做不了几个。 后来张国俊用
洗床、电锯等电动工具做伞帽、伞把，速度快了。

随着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室内市场的增加，城市街头
巷尾摆摊设点的大量减少，加之农村集镇化管理，农村摊点
也大都有了门面房，这样，油布大伞的需求量迅速减少，从
2008 年以前年销售量 3000 多把， 到现在每年只有 700 多
把销量，且价格还是老价格，而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在上
涨。 折叠伞的出现，使得油布手撑伞几乎没有市场。

一把油布大伞 1 人 1 天也制作不了 1 把，而市场上销
售也就 170 多元，除去成本，也就赚个70 多元，不划算，现
在做 1 天瓦匠工还来个 200 多元呢。 原先周边做伞的人，
几乎都不做了。

张国俊说 ： 手工制作雨伞在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 ，
在我们淮安也有很久的年代了。 他现在手工制作油布大
伞只是为了坚守 ，不想把制作油布大伞的手艺 ，在自己
手中失传。

油布大伞

周 倩

看过一种唯美的说法：“诗人是人类和上帝共同
挑选出来的一种人，又是人类的忧郁歌手，向茫茫宇
宙和未知的主宰倾诉人的苦难、无奈和希冀。 ”写下
这话的人， 一定被诗歌感动过。 梁实秋在他的散文
《诗人》中曾经提到，散文从门口进来，诗从窗户出
去。想来这话的意思大概是说，诗歌的美妙之处就在
于它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

然而，近日看到一个有关诗歌乱象的报道，称在
某些“山寨社团”诗歌邀请展上，不仅有多人荣获“诗
博士”“国际一级（二级）诗人”称号，更有中学生获
“中华诗词文化传承人”等称号。报道中有网友曝光，
诗歌大会几乎大半行程被强制购物。 这不仅让我想
起前阵子有人在网上戏称，有“诗江湖”，就有“诗糨
糊”。 这看似荒唐的旅游强制购物升级版，因为披上
诗歌的文化外衣，变得高深莫测起来。 在他们眼里，
诗人的称号不仅是荣誉，更是物质财富。

我不禁思考，何谓诗歌？ 何谓诗人？ 一篇千字散
文，不论是记事、写景抑或抒情，我们总能从文字中
读出它的思想。 而诗歌不然，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
须。在梁实秋看来，这还算轻的。“怕的是像牡蛎肚里
的一颗明珠，那本是一块病，经过多久的滋润涵养才
能磨炼孕育成功，写出来到哪里去找顾主？ ”诗，短短
一橛，既不能设作装潢，也无法给广大读者以娱乐。
然而，诗人，在众人眼中，却是不可替代的文学精英。

当人们对物质追求到了一定程
度，对美的渴望也就随之增多。 而诗

歌， 这一历经千年的文学瑰宝在国人心中分量自然
不轻。 恰如余秋雨所言，《诗经》这两个字，实在可以
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
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 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
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栖居，重新企盼“以诗
为经”的境界吗？ 那些动辄上千万元的房子，广告宣
传都是“诗意栖居不是梦”，典雅复古的建筑配上流
水绿植，俨然是对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向往。

诗言志。 在诗的江湖里，诗是写诗人的利器，可
以抒情达意、可以描绘宏图抱负。 以诗会友，有一两
个君子之交的朋友，实乃人生幸事。 或许在某些诗
歌大家眼里，一首好诗 ，要有特定的节奏 、诗的语
调、诗的韵律。 而更多写诗的人更认可的是，诗人对
生活的敏感和直觉。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
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
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
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
陆在那头

那是余光中眼中的《乡愁》，诗里饱含了自己对
故乡的惦念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期盼。

……那些雨水从广东一直落到湖南/密密的雨
丝轻柔从工业的广东/碰触着贫穷的湖南乡村通宵
达旦的雨丝/带着一颗母亲的心离别的心/疼痛的心

雨中悲伤年幼的眼神/异乡的雨像琴键按在灰色的/工
业区与遥远的乡村叮咚作响……

这是打工诗歌代表诗人郑小琼眼里的乡愁， 诗里
诉说着背井离乡的艰辛和改革开放几十年城镇化发展
进程中普通劳动者的力量。

我爱读余光中的诗， 因为诗人精练地提取了几个
单纯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 这四个意象是单
纯、明朗、集中、强烈。 它们又是丰富的，即不是堆砌而
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 我也欣赏
郑小琼的诗，因为她以朴素、鲜活的语言，真挚的情感，
触及生存的痛。 是处身于工业文明一线的打工诗歌创
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人民文学》副主编韩作荣在一次谈写诗的技巧时
曾坦言，诗人的感觉与孩子的自然状态、狂人的胡言乱
语、 酒汉的癫狂有时是一样的。 他们或者有孤傲的性
格，或者有高洁的目光，或者有奔放的情感。 他们从心
底迸发出不可遏止的激流。 天马行空、恣意汪洋，才能
写出有感觉的诗。 山川草木、日月星河、斗转星移、四季
轮回、花开花落，在诗人的笔下，万物存在，却因诗意生
出不同的情感。 写诗的人，既不高大，也不特别，可以是
耕者，也可以是舞者，可以是豪情万丈的成功者，也可
以是失意者、失败者，可以是笑者，也可以是哭者。

或许，正是诗歌的这种放浪不羁的诗性，给了某些人
可乘之机。 他们打着诗歌的旗号，恣意敛财。 赋帝、赋后、
赋姑、赋宰等称号使人眼花缭乱。 在他们眼里，诗歌成为
招摇撞骗的工具。当有人把顺口溜随便拿来当成诗，当交
上几百元会费就可以获得某某诗歌展的嘉奖， 当这些所
谓诗人大摇大摆地在网络平台甚至是某些媒体上公开发
表自己的诗作的时候，诗歌早已穿上了皇帝的新衣，成了
糊弄人们审美的“诗痞”。 当人们把美与丑的标准掺杂进
某些利益的时候，诗歌便不再是单纯、高尚的了。所幸，终
于有媒体对此予以关注并披露其中乱象。

让我们拭目以待，还一个纯粹的诗歌给世人。正如
梁实秋先生所说：一个人如果达到相当年龄，还不失赤
子之心，经风吹雨打，方寸之间还能诗意盎然，他是得
天独厚，他是诗人。

诗里诗外

潘玉毅

《世说新语·识鉴篇》中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
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
‘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
驾便归。”大意是说，某一年秋风起了，我们这位在东
都洛阳干秘书机要工作的季鹰先生张大爷想起家乡
的莼菜羹和鲈鱼脍，不由得流了许多口水，到最后索
性连官也懒得做了，挂印而归，给时人留下一个潇洒
绝伦的背影，更为后人留下了“莼鲈之思”的传说。

从西晋到东晋再到唐宋元明清诸代， 人们每每
翻到这一段历史， 都会不约而同地停下游走的思
绪，向这位洒脱的张季鹰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而
关于他的这段掌故也被当作佳话在后人的笔下和

口中反反复复地被提起。 无论是贺知章的 《答朝
士》、崔颢的《维扬送友还苏州》，还是白居易的《偶
吟 》、刘长卿的 《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 》，抑或是
欧阳修、苏轼、辛弃疾、朱敦儒的多阕词作，纷纷化
用典故，一者表达对张翰的仰慕之情，二者也借他
的故事抒发自己心中的归隐志向和思乡情怀。到了
清代，惯会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六下江南，行至杭
州时，有一件事是必做的，就是以莼菜调羹进食。

若是细细品鉴这一千七百年来文人墨客与 “莼
鲈之思”的唱酬之作，写得最好的还属李白：“君不见
吴中张翰称达生， 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
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寥寥数语，把“什么是旷达”的
命题解析得十分明白。是啊，那些标榜自己如何不在
乎功名利禄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旷达之士，反之，像
张翰这种未发一言，“已办扁舟松江去，与鲈鱼、莼菜
论交旧”的人方才不愧“达生”之名。

我素来是个粗人，亦从不讳言自己的粗鄙。 上班
之余，闲时读书吃茶种地，对饮食并无过多要求，但因
着季鹰先生的这段典故，数日之前和妻子去杭州游玩
时，我在一家叫“新白鹿”的餐厅特意点了一个“西湖
莼菜汤”———当然，点这个汤，与其说是为了品尝，倒

不如说是为了向那位卓然不群的季鹰先生致意。
话虽如此说，但当这个菜被端上餐桌，与石锅牛

蛙、蛋黄鸡翅等菜肴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仍不
免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甚至可
以说土得掉渣，与古人诗句里的形容堪称天差地别。
所谓的汤， 就是一堆莼菜与些许鸡丝、 菌菇拼凑而
成，借着幽微的灯光，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菜汤上浮
着的层层油水，至于那些莼菜，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
的量词修饰来得合适一些———一朵？ 一片？ 一颗？

我用筷子将莼菜自汤中夹出，意外地发现在叶片
的根部有一层白色的胶膜，酷似珍珠，放入口中咀嚼
再三，初时舌尖上微微有辣意，待到三五筷莼菜吃落
肚去，发现其味甚佳，余味更是无穷。 于是，短短几分
钟，我便经历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过程：吃第一口，觉
得前人言过其实；吃第二口，觉得味道不过尔尔；吃第
三口，觉得有点儿意思了；到第四第五筷落将下去，舌
尖上只剩爽滑之感、鲜美之味，方觉“古人诚不我欺”。
此时再去看那些莼菜， 它们像一朵朵花开在碗中央，
像一枚枚茶叶半舒卷，充满了人间天堂的闲适。 这样
一味汤，若是用来下饭、开胃，无疑是绝佳的。

之所以叫“西湖莼菜汤”，有人说是因为用来放汤
的莼菜种于西湖边上，也有人说是因为菜汤烧好出锅
后，状似西湖水的模样。 因这一番解释，稀稀的汤，忽
然变得多情起来。 如果放一点淀粉和蛋清，成了西湖
莼菜羹。味道一样的鲜美。这味道源于西晋，一路穿越
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却始终不失故乡的味道。

如今又是秋季。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
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虽人在江
南，但又何妨假装在洛阳，见到秋风起了，想起故乡
的鱼肥了、汤美了，便又可以启程了。

西湖莼菜汤：
来自西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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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我在等电梯，边上是一对年轻人和他们绳索并
未加身的狗。 看着手机在手的狗主人，我觉得异烟
肼的另类妙用他们应该知道。 也许是坚信小狗不会
吃非专供食品，或者是相信所处环境中的人不会猥
琐地堕落到“相互残害”的模态，以及其他未知原因，
才有如此的坦然。 因为这俩不像是不把狗当人的样
子———当男的扫视到我一直盯着狗的眼神时，温和
却坚决地命令女主把狗抱起来。

进了电梯本来还想聚焦小狗， 可发现抱着狗的
女士不耐看，于是就将眼睛发出的光束散了，走神想
其他事儿去了。

其实想的还是狗事。
坦白说， 前阵子异烟肼毒狗这么个小事闹得沸

沸扬扬我觉得有点奇怪。 倒不是人老了变得冷漠，
不把狗命当命，我只是觉得“互害模式”的说法有点
夸张，也没见谁怒发冲冠———当人们只关心自己的

身份等级和财富增减的时候，与其说是互害，不如说
是常态，死几条狗真不是事儿。 再说了，狗的排泄物

到处都是，加上狗儿身怀咬人绝技，而是不是按要
求打过疫苗也没有牌牌明示，所以，既然狗家的人
都不把别人的心情、 危险和公共环境放在心上，不
听劝诫， 他者也各自由着性子来应该不算是变态
吧？ 只要不闹腾到人身上，至于危害公共环境的罪
过，没听说哪个咬过人的狗主人背负过，毒杀狗这
种事背锅的可能性应该会更小。 想想，很多事，大家
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

高级的论调说到的是文明，像毒狗倒逼文明，接着
还延伸到是正义还是快意杀戮之类不文明的深刻分析。

不说以野蛮的手段能否抵达文明世界，我不明
白各路人马怎会把注意力都聚集在个体行为上，似
乎个人修养是可以达至文明的，这种说法看似有正
确的模样，但是否真的可以呢？

本来，此类现象倘若真想扭转只有一途，那就是
用集体的诉求，寻求规则性的约束。 然而，罕有人发
出集体诉求，众多自认为有远见卓识的人多是仅止
于网上的非集合体情绪宣泄，俨然一副丛林野人的
法则思维。

闲扯了这么多，回到有文化的论调上，还是来说
人的文明。 个人真的可以文明么？

理论的洞察不敢有，俺只是想既有文本条款（比
如关于狗的） 的执行可以问责哪个人或哪家单位呢？
捋不清吧。 不说形而上的道理，碰到无序的世俗风景，
我总会想到早些时候北京的公交车， 在高峰时刻，用
北京人的话说，如果你不把别人挤成相片，也必须有
自己被挤成相片的决心，否则，在一个没有“皮鞭”维
系排队的环境里， 您真想对自己有文明人的要求，就
算没有变成傻瓜，上班迟到，薪资减少都是很现实的
景象，即便如此，您也没成为文明人的可能性。

理性甚至意志的力量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它往
往经不起欲望的折磨， 尤其是和外在环境相悖的时
候。 没有规章严格维护，您真相信个人文明的话，除
了您自己外， 估计在形象上会被社会普遍地归类到
脑子有问题的范畴，基本关联不到文明人的形象。

不是说个人内在的道德坚韧没有意义， 事实上
没有制度性的刚性枷锁， 奢谈个人文明通常不是骗
人就是自我欺骗，生而自由的前提是枷锁影随……

异烟肼毒狗是不好， 但养宠物之人任性在先的
话，怎么可能让那些“心怀义愤”的毒手收敛呢？ 或有
人说了，守规矩的宠物饲养员不是很冤屈吗？可能，但
能够堕落到贼人一样埋洒异烟肼的人不是更无奈？

不夸张地说，类似狗事的冲突事件难以计数，没
有制度意义的环境质变， 异烟肼毒狗问题基本上不
可能单独解决， 就像我
推想的， 在一片混乱的
高峰公交车门前， 你除
了看见柔弱者外， 自己
不可能是， 也找不到文
明人。

文明人的联想

知识只是告诉你怎么思考，而经验则告诉你怎么判断。 赵春青 画


